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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茶水费”引发调查
陈乐群的“落马”源于一封涉及1.5万元的问题线索函。

2016年8月底，安徽省纪委将这个线索函移送汕头市纪委。
线索函表明，2012年3月，汕头市档案局向安徽省某公

司购买档案修裱机一台，价格为18.78万元。在此过程中，安
徽供货公司负责人邵某提出要送1.5万元“茶水费”给陈乐
群，在陈乐群同意后，邵某按照陈的授意将钱打入一位贺姓
女子的银行账户中。

经查，原来早在2010年，陈乐群就授意汕头市档案局职
工黄某开了一家公司，名为汕头市天扬软件有限公司，陈乐
群的情妇贺某与黄某之母各占50%股份。陈乐群运用其一
把手的身份与影响力，在被称为“清水衙门”的汕头市档案局
插手各类招标项目。

看似隐秘的“茶水费”，却因为打入的账户而引起执纪人
员的怀疑。而因为这个账户户主和陈乐群的特殊关系，揭开
了陈乐群贪腐的盖子。

为情妇“生活费”疯狂捞钱
陈乐群原本家庭幸福，妻子是中专学校教师，女儿从小

成绩优秀，在海外留学后已成家立业。但是陈乐群受封建思
想影响，一直想要个儿子，这已经成了他的心病。据陈乐群
交代，2004年，一位刚从学校毕业来汕头工作的女子贺某与
他相识以后，再生一个儿子的想法促成了他与贺某发展成情
人关系。

为人低调的陈乐群，在处理与贺某关系时一直谨小慎
微，保持着工作、家庭、情人的微妙平衡。2014年，一个小生
命诞生，贺某的开销大幅提高，恰逢陈乐群处在59岁这个年
龄，他不禁开始念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想趁在位之际捞

一把，为儿子打下丰厚物质基础。为了使贺某母子的“生活
费”得到保障，短短几年里，陈乐群“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寻
找能够来钱的途径。

2014年初，汕头市档案局确定对部分重点档案进行修
复、抢救，项目预算金额 50 万元，根据相关条例规定，该项
目应公开招标。陈乐群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专门为天扬公
司量身打造了一条“为本地单位整理档案一次加一
分”的计分标准，确保天扬公司在评分方面超过其
他有意参与投标的企业，在串通招标方面，到了
明目张胆的地步。

不仅如此，在此期间，陈乐群为稳妥起见
还责令黄某找来多家企业参与陪标、围标。
黄某在汕头市档案局主管采购事宜，负责
招投标文件，以汕头市档案局的名义委托
招标公司招标，同时，黄某还是投标公
司经办人与天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百般招数用尽，结果已毫无悬
念，2014年2月，天扬公司顺利中
标，中标价为 49.8 万元，仅低于预算经费 2000
元。2015年1月和6月，还是同样的“套路”，
天扬公司先后中标汕头市档案局的“抢救修
复档案”和“抢救修复档案及数字化”项
目，中标价分别为 94.3 万元与 118.9 万
元，比预算金额少7000元和1000元。

经查，2013年初至2016年9月，
陈乐群通过串通投标、直接指定
等手段，先后将汕头市档案局相
关档案修复、抢救及数字化等
共9个项目交由天扬公司承
接，项目金额合计 495 万

余元。随后，陈乐群以种种理由从天扬公司提取资金140万
元供自己使用。

为女儿“挣脸面”受贿换房
“为了避免上海亲家来汕见笑，同时也为女儿挣点脸面，

改善居住条件成了当务之急。”陈乐群在忏悔书中写道。
听说上海“亲家”要到汕头来，由于虚荣心作祟，陈乐群

无视自身家庭承受能力，决定在汕头某高档小区购置一套面
积达183平方米、连同装修总价近280万元的住宅。在用尽
家中积蓄后，面对难以填补的50余万元缺口，陈乐群打起了
市档案局招标采购的主意。

2015年底，在与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院长黄某商谈市
档案馆新馆建设设计招标事宜时，陈乐群明确向黄某提出要

“茶水费”（回扣），黄某答应如果该院的设计项目中标，则回
报陈乐群20万元。后经陈乐群的运作，黄某果然中标，黄某
也如陈乐群所愿信守“承诺”，双方皆大欢喜。

陈乐群坦陈，收取了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20万好处
费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行为，
权当是“茶水费”，认为是理所应当
的事情，更有此事无人知晓的侥幸
心理主导，在多次违纪时都自我
安慰——除了当事人之外，这些
事情都是神不知鬼不觉，于是
更加肆无忌惮，肆意妄为，在
违纪违法这条不归路上越走
越远。

至此，陈乐群已经深
陷泥沼。从处处受人尊
敬的“才子”陈局长，变
为组织审查对象，令人
唏嘘。陈乐群因违反
廉洁纪律、搞钱色交
易，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涉嫌受贿、
涉嫌串通投标，
近日被开除党
籍 、开 除 公
职 ，移 送 司
法 机 关 依
法处理。

107篇文章遭期刊撤稿
记者在《肿瘤生物学》网站上看到，期刊在4月20日发布

了一篇撤稿声明：“根据出版伦理委员会的建议，出版商和编
辑决定撤稿。在经过彻底调查之后，我们相信论文在同行评
审环节中有违规操作行为。”

在撤稿声明中，期刊列出了一个发布在出版伦理委员会
网站上的声明，声明中介绍：“机构已意识到属于不同出版商
的几家期刊，在同行评审过程中存在系统的、不适当的操

纵。这些操作似乎是由一些第三方机构策划的，他们为论文
作者提供这种服务。”

查询看到，《肿瘤生物学》是“国际肿瘤学和生物标志
物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ncology and BioMarkers）的官
方杂志，曾属于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网站
上介绍其影响因子为2.926。而斯普林格出版社是世界最大
的科技出版社之一，以出版学术性出版物闻名。2016年底，

《肿瘤生物学》被转给了美国SAGE出版社，从今年1月起，美
国SAGE出版社开始出版这本期刊。

被撤稿作者涉及多家医院医生
记者注意到，《肿瘤生物学》提到的被撤稿的论文共有

107篇，涉及国内多个城市。其中大部分作者均为医院医生，
所属的机构单位是国内高校的附属医院，包括浙江大学附属
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
院，湘雅一、二、三院等知名医院。

21 日，记者试图联系期刊中列出来的被撤回论文的作
者。其中，一篇发表于 2016 年的《Regulation of activating
protein-4-associated metastase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s by miR-144》中的几名作者中，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泽峰承认其在同时间在《肿瘤生物学》
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但他表示自己只是作为科研小组的一员
参与了相关研究，对论文发表的具体流程并不清楚。该院的
另一位主任医师刘俊峰则以“无法核实记者身份”为由拒绝

了采访。

同行评审环节被指造假
在出版伦理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提道：“有些为作者刊

发论文提供服务的机构，在同行评审中涉嫌造假。”
撤稿声明中提到的同行评审是一种审查程序，出版单位

会以此方法来选择稿件录取与否，具体操作就是让同一领域
的其他专家学者来评审待刊发的学术著作。同行评审环节
需要提供参与评审的专家学者的真实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
学术期刊编辑部会通过电子邮件向这些专家学者确认评审
意见。

被撤稿的107篇论文，同行评审的专家名字虽然是真的，
但电子邮件地址却被怀疑是假的。因为不少提到名字的专
家，出版机构早有他们的电子邮件，跟这些论文中提供的邮
件地址对不上。

一位从事过同行评审的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称，此次
《肿瘤生物学》撤稿事件中，因为怀疑评审专家的邮件地址是
假的，所以编辑部不敢确定那些评审意见是不是真的。

该业内人士认为，这些疑似问题论文在刊发之初，期刊
就没有尽到审查职责。因为即便论文作者提供了虚假同行
评审信息，期刊编辑部也可以自行联系那些具名评审的专家
学者予以核实，因为那些专家和学者很多就在学术期刊的评
审专家库里，但他们没有去核实。

记者注意到，2015年8月，斯普林格宣布撤回旗下10个
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论文均出自中国作
者。早在2015年3月，英国出版社BMC宣布撤回43篇学术
文章，其中41篇出自中国作者。在这两起“撤稿风波”中，出
版商均给出了“同行评审中涉嫌造假”的理由。

浙江大学附属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表示，医生工作
再忙也不能找第三方机构代理论文。“一般情况下，我们往国
际期刊投稿都是在期刊官网上进行，按照说明顺序操作。论
文中介不可靠，万一出了问题，可能会连医生都做不了了，一
旦被认为论文造假，就是身败名裂。”

插手招标项目 退休前三天“落马”
他把自己封进“耻辱档案”

《中国纪检监察报》罗有远

退休前三天“落马”，陈乐群始料未及。
2016年10月18日，广东省汕头市档案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陈乐群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

查。消息传出，震动了整个汕头。
陈乐群，潮州市潮安县人，1956年出生，1978年参加工作，曾任汕头市委政研室副科长、科长、副

主任。2010年3月任汕头市档案局党组书记、局长。档案局向来被认为是“清水衙门”，人们不禁要
问，陈乐群何以把自己封进“耻辱档案”，“清水衙门”又何以现大贪？

百余篇中国论文遭国外期刊撤稿
疑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信息 涉内多家知名医院医生

《北京青年报》郭琳琳

4月20日，美国SAGE出版社旗下的《Tumor Biology》（以下译为《肿瘤生物学》）期刊发布了一
篇撤稿声明，宣布将撤销107篇出自中国作者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嫌违规提供虚假的同行评审信
息。另一家国际机构Th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以下译为出版伦理委员会）声
称：“这些违规操作似乎是由一些第三方机构策划的，他们为论文作者提供这种违规服务。”


